
□康有生

我叫朝鲁，蒙古语的意思是石
头。这个名字是额吉给我取的，她期
望我能像草原上的石头一样坚韧不
拔。我记不清自己以前的名字了，只
记得 5岁那年，离开上海保育院跟着
一群孩子坐上了开往内蒙古大草原的
绿皮火车。从那时起，我便与草原结
下了不解之缘。

火车行驶了三天三夜，窗外的景
色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逐渐变成了
一望无垠的草原。当火车缓缓停靠在
呼伦贝尔海拉尔站时，我见到了站在
站台上的额吉。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蒙
古袍，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她蹲下
身解开胸前的盘扣，用宽大的蒙古袍
把我裹住，口中念叨：“我的孩子，天气
寒冷别冻着。”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额
吉蒙古袍的温暖，同时闻到了奶茶和
阳光的味道……

草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起初我总是不习惯，夜里常常惊醒。
每当这时，额吉就会把我搂在怀里，她
那温暖的怀抱让我感到无比安心。额
吉轻声哼唱着蒙古族长调，伴我甜蜜
入梦。阿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
会带我去看草原的日出，教我认识草
原上的每一种植物和动物，还给我讲
狼的故事。

我 6岁那年，即来到草原第二年
的秋天，突然高烧不退，身上冒出红
水泡，奇痒难忍。阿爸急忙赶着勒勒
车，额吉抱着我前往苏木卫生院。额
吉怕我着凉将我紧紧地裹在蒙古袍
里。医生诊断我患了水痘，叮嘱我们
注意避风，不要抓挠，以免留下疤
痕。在随后的十几天里，额吉将我搂
在怀里悉心照顾。我记得，额吉轻轻
地抚摸我的小手，并给我戴上了她亲
手做的布手套……

12岁那年，阿爸第一次把我扶上
马背。那匹枣红色小马叫“闪电”，性
格温顺，奔跑时却如闪电般迅疾。“闪
电”是阿爸特意为我挑选的。每日清
晨，我都会骑着它去苏木中心小学上
学。傍晚放学，阿爸再来接我。记得
第一次独自骑马去学校，阿爸和额吉
站在蒙古包前一直望着我，直到我的
身影消失在草原的尽头。

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放学时，给
班级送取暖煤的车到了，班主任老师
安排我们几个男同学将两吨煤搬运到
教室门口的空地上。我们专心搬煤，
不知不觉天色已漆黑一片，“闪电”驮
着我疾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闪电”
发出“咴咴”的叫声，我警觉地回头一
看，几束绿幽幽的光从深邃的黑暗中
直射而来。“不好！遇上了狼群！”

我心里暗想，我和“闪电”一定要
快点跑，只要我们不减速，危险就不会
发生。随着“闪电”飞速奔跑，我的心
也忐忑不安起来，似乎心要跳出嗓子
眼儿。我将身体紧紧贴在马背上，两
只手死死地攥住缰绳。那群狼，仿佛
荧光一样的眼睛，在漆黑的夜里不停
地晃动。这时，我看到不远处点燃了
一堆火。我心想，会不会是阿爸点燃
的？小时候，阿爸给我讲过狼怕火的
故事。果真，狼群看到火堆，便停止了
跟随的脚步。它们注视着火堆，静立
一会儿，随后转身离去。我惊呼一声，

“阿爸！”随即颤抖着从马背上滚落下
来。阿爸把我抱在怀里，安慰我说：

“朝鲁不怕，草原上遇到狼是常有的
事。”我长舒一口气，浑身瑟瑟发抖，衣
服都已湿透。阿爸抱着我骑在“血清
马”的背上，继续往家走。

仿佛转瞬之间，前面出现蒙古包
的轮廓，额吉手里提着马灯站在蒙古
包前。看到我和阿爸，听到“血清马”
与“闪电”咴咴的急促交流声，看到汗
水从“闪电”的被毛不断滴落。额吉似
乎明白了，她快步来到“血清马”跟前，
解开蒙古袍胸前那几颗盘扣把我裹起
来，抱进了蒙古包……

回到家，“闪电”显得有些疲惫，阿
爸拍拍“闪电”的头说：“你是好样的，
我去拌点饲料奖励你。”“闪电”似乎听
懂了主人说的话，用“咴咴”的鼻音回
应着。

那天晚上，我又嗅到了额吉蒙古
袍的味道……

从那以后，每次我放学回来晚时，
阿爸都会在途中接我。

初中时我开始住校，每周只能回
家一次。额吉总会准备我最爱吃的奶
豆腐、手把肉等。而阿爸则会检查我
的骑术有没有退步。

初中毕业后，我正式跟阿爸放
牧。学会了挤牛奶、剪羊毛，能准确分
辨出每头牛的独特叫声。

如今我已经是个地道的草原牧民
了。每当我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时，
总会想起额吉说的话：“草原上的石
头，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变得更坚硬。”
我知道，是额吉和阿爸的怀抱，让我这
块来自远方的石头，在草原上安了家，
扎下了根。

额吉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我
永远忘不了额吉那温暖的蒙古袍……

额吉的怀抱

北国风光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阿荣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邮箱：nmbgfg@163.com10

赤
峰
红
山
湖
静
美
如
画

犁
夫

摄

□高莉

古风悠悠岁月长，千载文明
耀四方。这便是位于湖南省西南
部，古称“五溪”，素有“黔滇门户”

“全楚咽喉”之称的怀化。
说起怀化，稻花的清香便扑

面而来。上下7000年，古今两神
农。五溪大地先后出了两个神
农，一个是古代神农炎帝，一个是
当代神农袁隆平。7000多年前，
炎帝创造了五溪地区初期的农耕
文化。在位于怀化市安江镇的高
庙遗址博物馆，展柜里那粒7400
年前的碳化稻谷粒，将中华文明
史上溯到 7000多年前。而当代
神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在怀化安江农校坚守 37年，
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故事从
这里传遍世界。

袁隆平初到安江农校当教员
时23岁。有一次，他带着学生到
生产大队参加劳动，住在生产队
一位干部家。当时正是刚打过谷
子的季节，但因口粮不够，这家人
只能天天喝稀饭。这位队干部满
怀憧憬地感叹：“现在最高产的稻
谷亩产五六百斤，如果能产千把
斤，该有多好啊，人们就能敞开肚
皮吃了！”这句话如一记重锤，狠
狠地砸在袁隆平心上，为他埋下
了“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理想
种子，这一年是1953年。

转眼到了 1961年，7月的一
天，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里发现
一棵“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子
大，籽粒饱满，10多个约8寸长的
稻穗沉甸甸的像瀑布一样垂着。
他挑了一穗，仔细一数，竟然有
230颗稻粒。袁隆平大胆推算，如
果用这样的稻粒作种子，水稻的
亩产量不就能上千斤了吗？他将
这棵稻株上的谷粒全部当做试验
种子，一番辛苦下来，失败了。

袁隆平不甘心，继续研究分
析，确定“鹤立鸡群”的稻株是棵
天然的杂交水稻。既然自然界能
长出天然杂交水稻，那么人工也
可以培育出杂交水稻。随后的两
年多的时间里，他从几十万株稻
穗中找到6株雄性不育株，这是杂
交水稻的母本。他与2个学生成
立了“三人科研小组”，踏上研究
杂交水稻的漫漫征程。

他们像蹒跚学步的孩子，一
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最惊险
的是 1968年 5月，他们用 4年心
血培育出来的秧苗险些被斩草除
根。那天清晨，袁隆平像往常一
样到试验田里查看秧苗，可眼前
的情景却让他目瞪口呆：试验田
里，历尽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700
多株秧苗被人为损毁殆尽。他疯
了般焦急地四处搜寻，希望能“捡
漏”，直到第四天，终于在一口井
里发现了5棵劫后余生的秧苗。

两年后，试验田里培育的不
育系种子终于成熟了。袁隆平和
助手们把这些种子带回湖南，做
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试验，均以
失败告终。袁隆平没有气馁，继
续查资料，找突破口。他发现杂
交高粱的培育试验中，用的是南
非和北非两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品
种，豁然开朗。他大胆地把目光
投向海南岛的野生稻。助手在海
南一处沼泽地中发现了后来被称
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袁
隆平以它为母本，培育出 200多
粒“野败”的第二代不育株稻种。
从第一株“鹤立鸡群”天然杂交稻
到海南沼泽地里的“野败”，经历
了近10年时间，杂交水稻研究终
于有了突破口。

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杂
交水稻达到 208万亩，增产全部
在20%以上。2000年，超级杂交
水稻亩产 700 公斤目标实现；
2004年，亩产800公斤目标实现；
2005年，超级稻第三期小片试验
田亩产达到 900 公斤。同年年
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
京正式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
华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 26
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
号，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
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20%多的人
口，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不完全统计，杂交水稻已
在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越
南、菲律宾、美国、巴西、马达加斯
加等国家大面积种植，年种植面
积达 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
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右。

中国稻种泽五洲。内嵌“中
国芯”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地球上
数十亿人口的饭碗问题，堪称是
人类农业科技史、和平发展史上
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

福地怀化稻香浓，这里是世
界人民的福地。

中国稻种泽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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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明燕

我心中的额尔古纳，
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
都流淌着岁月的故事。当
晨雾漫过额尔古纳河的水
面，我总爱蹲在岸边看阳
光碎成金箔，随水流淌进
掌心——这捧带着“奉献”
之意的河水，分明是北方
游牧渔猎民族的脐带，滋
养着森林与草原的每一道
褶皱。记得第一次在山冈
上眺望那郁郁葱葱的木本
湿地，巨大的“马蹄坑”仿
佛 是 镶 嵌 在 大 地 上 的 印
记；在湿地栈道行走时，脚
下的泥炭层发出湿润的声
响，像极了心跳声，而远处驯鹿颈间的
铜铃叮咚，与鸿雁的长鸣交织成歌，那
一刻我忽然懂了，额尔古纳从来不是地
理课本上的符号，而是立体的史诗。

一

当我读到翦伯赞先生所说的“比草
原文明更古老的必然是森林文明”时，
指尖划过《唐书》中“室韦”二字，墨痕
仿佛洇开的千年前的炊烟；顺着《蒙古
秘史》中的记载，寻找一个叫“额尔古
涅·昆”的地方。去年在黑山头古城遗
址，我蹲下身拾起一块带釉的陶片，想
象着拙赤·哈萨尔的营地曾如何火光通
明；界河游船驶过“黄金镶边”的支流
时，导游指着河湾说：“这是著名的黄
金沟，当年淘金工就在这里用桦树皮筛
沙淘金。”风吹过岸柳，仿佛在诉说历

史故事，拓跋鲜卑南迁时的猎猎风尘，
鄂温克族猎人背着鹿茸走过木桥，生产
建设兵团的马车碾过冻土，俄罗斯族的
手风琴在木刻楞里响起……这些褶皱
里的故事，比任何史书都更鲜活。

二

读《敖拉·昌兴巡边记》时，我总在
深夜合上书页，走到阳台眺望——想象
公元 1851 年（清咸丰元年）那支 96 人
的队伍，如何在陡峭如墙壁的岩壁间跋
涉 102天，完成了对额尔古纳河、格尔
必奇河、黑龙江沿岸、兴安岭、乌第河
河源等的巡查任务。直到听到一位达
斡尔族老人演唱那部史诗，“顺额尔古
纳河漂流，遇到的事情多，挑选一两
件，讲给诸位听听吧。两岸的岩石哟，
像墙壁一样陡峭；两侧的树木哟，像哈

迪（柳条渔网）一样茂密；叫蟒蛇精的
峭壁哟，下面有非常可怕的水涡；叫玛
琳的石峰哟，是非常高耸的山峰……”
他布满皱纹的手抚过琴弦，唱到“立界
碑处青草年年绿”时，我突然感同身受
额尔古纳河的险峻与美丽，更读懂了额
尔古纳河的庄严。

“千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哟，你悄
悄地说些什么……”当歌曲《额尔古纳
河》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我仿佛听到
了额尔古纳河在诉说着过去。它流过
辽阔的草原，听过蒙古族牧民迁徙的长
调；流过郁郁葱葱的森林，见过鄂温克
族猎人艰难的跋涉。此时，我总会想起
在使鹿部落的鄂温克姑娘，她牵着驯鹿
走过松林，手上的红色“考考乐”（手
套）在阳光下跳跃，就像歌里唱的“传
情的秋波”。而“奔腾不息的额尔古纳

河哟，你轻轻地说些什么，
谁的今天，谁的欢乐”，又让
我 感 受 到 了 它 如 今 的 喜
悦。一位老人说，额尔古纳
河水依然记得每个迁徙的
脚印。

三

我特意买了《额尔古纳
河右岸》的精装版，并找到
迟子建老师签名，翻开书页
仿佛能闻到松脂、驯鹿的气
息。记得读到“乌力楞”在
河畔迁徙时，我正站在敖鲁
古雅的驯鹿部落，看一位非
遗传承人用桦树皮制作工
艺品，他说：“我们的祖先从
贝加尔湖来到这里，是额尔
古纳河教会我们与大自然

共处。”就像迟子建老师笔下写的那
样，“河流永远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去年秋天，我在界河游船拍下一张
照片，河心滩的白桦林被秋霜染成金黄，
左岸俄罗斯的村落升起炊烟，右岸中国
的马群踏碎夕阳。那一刻忽然明白，额
尔古纳的魅力从来不止于风景——它是
母亲河，是界碑，是文化基因的密码，
更是每个读懂它的人心中，那片永不褪
色的精神原乡。

当暮色漫过河岸，我听见河水在低
语，所谓“读懂”，从来不是揭开谜底，
而是在浪花与星辰的对话中，看见自己
血脉里流淌的永恒。每
当我想起它，心中就充满
了敬畏与感动，它就像一
条流动的生命线，连接着
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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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读懂额尔古纳额尔古纳

流淌不息的额尔古纳河流淌不息的额尔古纳河 ((额尔古纳市文旅局提供额尔古纳市文旅局提供））

蓝缎子蒙古袍

□纳·赛音朝克图 著
包文学 译

在青青的草坡上
坐落着崭新的蒙古包
怎能猜透蒙古包里
聪慧善良姑娘的心思呢？

蓝缎子蒙古袍
缝制得结实又漂亮
美丽大方的姑娘哟
不知为谁而缝忙。

红扑扑的脸蛋
柳叶弯眉大眼睛
活泼可爱的姑娘哟
心灵手巧没得挑。

这可不是一般的缎子
色泽鲜亮质地好
眉清目秀的姑娘
精挑细选购得它。

灵巧的小手儿
飞针走线缝得快！
红黄的镶边
嵌绣得细致又精美！

缝得虽快
针脚却一丝不苟
是为谁而缝制
真想探个明白。

“好漂亮的蒙古袍
是为自己而缝制的吗?”
我带着猜测问向
娇柔美丽的姑娘。

“不是，这不是我的
若是我要自己穿
会选绿色的缎子
镶红边的蒙古袍。”

“那莫不是为你的心上人
细针密缕绣制它喽？”
再往深处细打听

聪明伶俐的姑娘。

“我年方十八
如今还未出嫁”
姑娘平静作了答
闪动着眼眸在微笑。

“哦，那你这是
在缝给你的哥哥喽？”
我接着又发问
性情腼腆的姑娘家。

“父母生养
我们姐弟俩
乖巧可爱的弟弟他
如今正在上学堂。”

“那这是为谁而缝制呢？”
姑娘未做明确答
羞赧地低头
绯红了脸。

妙龄少女
我并不认识她
问了诸多不相干的话
直觉内心好尴尬。

煮着热腾腾奶茶
看此情景的老阿妈
觉出有点不对劲
急寻话茬儿转话题。

“如今时代的孩子们
自由自在让人羡
随心所欲
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
吃尽苦头的老两口
看着孩子们快长大
从不干预他们的事儿。

姑娘可是幸运儿
心灵手巧样样通
艾里老少齐夸她
精明能干又乖巧。”

蔚蓝的头巾
肩上搭
姑娘红润的脸蛋

露出嫣然的微笑。

“暂且放下手里的活儿
趁热把茶喝了吧”
疼爱姑娘的额吉
温馨提醒着快喝茶。

“趁着盟里的那达慕前
快把袍子缝出来呀，额吉！”
不经意间说出了心里话
姑娘略显不自然。

俊俏美丽的姑娘
辫子又黑又长
额吉深情地抚摸着
姑娘的辫发如是说：

“乌尼尔的儿子吉日嘎拉赛罕
忠厚老实又可爱
当选了劳模可不一般
人人喜爱夸赞他。

幸福时代的孩子们
若有那份好姻缘
相互了解那性情
那就随他们而去吧。”

“净说些胡话呀
额吉乱点鸳鸯谱
人家的儿子如何好
与我又有何相干。”

收下手中的针线活儿
姑娘佯做生了气
其实想说“呜嗨，真如此”
绯红的脸颊透着惬意。

在青青的草坡上
坐落着崭新的蒙古包
怎能猜透蒙古包里
聪慧善良姑娘的心思呢？

蓝缎子蒙古袍
缝制得结实又漂亮
美丽大方的姑娘哟
不知为谁而缝忙。

花海之约

□刘海豹

大黑河有开放之心
每一滴水，都能海纳百川

它用一夏天的时间准备了
一片花海

只为一个约定，等我们秋天来
用紫色的爱，将我们淹没

它把草原所有的马鞭草都
种在岸边

用大黑河的水，滋养绝世
容颜

秋风吹来，紫色浪漫，铺开
人间宋词

打开紫色花瓣，一点浅粉
一点深红，从蕊中流出
这世上独有的胭脂，被大

黑河眷顾
被一座城垂怜

马鞭草风情万种，却
不攀附高枝，把细碎紫花

贴近大地
给一座城涂抹紫色口红

在秋天。我们以文字为拜帖
去大黑河郊野，赴一场花

海盛宴
这些花仙子们，都是爱情

的迷魂草
有草木的慈悲，可解相思之毒
一朵紫色花瓣，足够解救
一群内心荒芜的人

赴过花海之约，都会爱上
这人间宋词。它们从大黑河
取一瓢清水，淋湿所有词根

文字中乡愁成疾，填进八
百里词牌

一朵婉约，一朵奔放，都是
最深情的恋人，适合十八

里相送

赴过花海之约，如同饱读
大地美学。一朵紫花，一

个文字
把人间的美，写到极致

赴过花海之约的人，最懂
爱之珍贵。他们会像马鞭

草一样
爱上吹过阴山的秋风
爱 上 敕 勒 川 的 苍 茫 和

辽 阔
爱 上 长 调 般 的 大 黑 河 。

在阴山下
骑马牧羊

情在漠上

□张国良

天上的风 地上的雨
在那云雾迷漫的西海
叙说着大漠阳关情怀
神奇的居延海

你是天上的瑶池 白雾蒙蒙
一眼望不到边
神女露出了微笑
看那青牛飘然出关

回望瀚海
看那神箭送来祥云
神奇居延海边塞秋雁
把吉祥留给草原

天上的云 地上的海
在那苍茫无边的沙漠
镶嵌着一颗碧绿珍珠
神奇的居延海

你是地上弱水河 黑水潺潺
满眼金色胡杨
遥望远去的云朵
看那天鹅飘然归来

长河落日
寄托草原富裕安详
神奇居延海边塞秋雁
把吉祥留给草原

诗星
空


